
 

  
 

  
 

 
 

水試生涯的揭幕者 
 

1986 年 8 月，畢業返鄉待業的我，接獲

助教通知，謂台灣省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正

在徵求圖書館系的畢業生。那時雖然壓根未

曾聽過此等機構，但鑑於地緣之便，還是抱

著姑且一試的心理前往應徵。為了瞭解東港

分所是圓是扁，家母特別拜託當地的朋友事

先陪我同去一探究竟，而接待我們的就是正

好代理分所長職務的蘇副所長。已經記不得

那天到底講些什麼客套話了，不過當時對這

位穿著短褲與拖鞋，棕色臉龐上掛著靦腆笑

容、一派輕鬆自在、平易近人模樣的大學長，

倒是留下了十分深刻的印象。 

或許因為深受副座形象 (與一板一眼的

衙門官僚差異多麼大啊！) 的吸引，我以堅

定的決心，通過甄選，順利進入東港分所，

擔任廖院士的助理，也就此與副座結下了超

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同事」情緣。 

 

親和、包容數第一 
 

自稱為「同事」，或許太過僭越，因為事

實上，蘇副所長一直是我的前輩與長官，只

不過他鮮少讓人感受到「高層」的架子與派

頭。 

從一個文學院的畢業生，躍進截然不同

的生命科學領域，對我來講，是一段漫長的

學習過程。而我的直屬上司—廖院士，是一

位良師，更是一位嚴師。他做事一絲不苟，

事事力求完美，在往後的數十年當中，對我

教導、愛護有加，於公於私都深感受益良多；

只不過當時面對嚴格的訓練，初出茅廬的

我，有時難免倍感壓力。而每當遭遇挫折時，

分所長室樓上的副座研究室成了最佳的避風

港。當時東港分所的同事，除了本地人之外，

大都住在宿舍，大家朝夕相處，感情緊密，

就像一個大家庭。時任副研究員，被視為「副

家長」兼又好脾氣的副座，因此常常成了我

們眾多年輕氣盛的女娃兒吐苦水的對象，而

他總是能夠耐心傾聽，適時化解，時而自掏

腰包，買個點心零食，讓大家在說說鬧鬧、

吃吃喝喝之間，重振旗鼓，各歸其位。對我

們而言，「望之儼然」的大家長－廖分所長，

即使深知他「刀子嘴、豆腐心」的脾性，還

是讓人不敢造次；而有著大大笑臉的二當家

－「蘇さん」 (到現在，這仍然是出身東港

分所的人改不了口的稱呼) 則是大家的麻

吉，可以放心的暢所欲言。還記得後來副座

至日本東京大學進修，當其榮獲博士學位 

(1989 年) 的消息傳回來時，大家去函道賀，

即使那時他已經昇任為分所長，一票女孩子

吳美錚

水產試驗所企劃資訊組



 

們仍然塗上口紅，搞笑的在信上留下唇印表

達祝福。這或許也可間接印證副座在我們心

中無可匹敵的親和力及包容力。 

 

在東港分所落地生根，成家立業 
 

廖一久院士是東港分所的第一任分所

長，他耗費了 19 年又 4 個月，為它奠定了厚

實的基礎，堅韌的骨架，而繼任的蘇副所長，

現任的陳紫媖組長以及所有曾經或仍然在此

努力的同仁，則是將他傳承的優良傳統發揚

光大，逐年添磚加瓦，使它呈現更為多樣的

面貌，展現更加豐碩的成果。 

出身台中大甲的蘇副所長，由北到南，

走過大半個台灣，最後選擇在這個南端的偏

遠小鎮落腳，迄今將近 38 年的公務生涯中，

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東港分所度過。 

副座於 1970 年自台大動物系畢業，隨即

考進台大海洋研究所就讀，1972 年順利取得

碩士學位。服完預官役後，至其指導教授劉

錫江老師處擔任研究助理。不久，因為大學

時代的老師－廖分所長極力爭取到幾個職

缺，乃辭去台大的工作，於 1974 年 4 月應聘

到東港分所任職，一頭栽進了水產研究的天

地，也就此在東港安身立命，成家立業，一

待就是 25 個年頭。 

 

專研蝦類資源學與栽培漁業 
 

甫投身分所研究團隊的副座，以其在魚

類生態以及年齡成長方面的專長，協助進行

烏魚與虱目魚人工繁殖與種苗大量培育試

驗。之後，隨著陳紫媖、黃鵬鵬等諸多學弟

妹的陸續加入，在後繼有人之下，他開始把

研究對象由魚類擴展至蝦類，針對各種重要

經濟蝦類的生物學、生態學與栽培漁業等相

關課題進行探討，陸續完成草蝦、熊蝦等台

灣西南沿岸海域重要經濟蝦類的生活史調

查，並建立了草蝦種蝦放流技術，不僅奠定

了蝦類栽培漁業的發展基礎，也對培育天然

種蝦與增加漁民收益方面做出貢獻。 
 

副座與夫人郭素欽女士於 1974 年 12 月共結連理，

就此在東港落地生根，成家立業 
 
 

指導東水學生進行烏魚人工授精試驗(1975 年) 

 
承先啟後、繼往開來 

 

從 1974 年到 1987 年期間，副座歷任了

技士、技正以及副研究員等職務，一路走來， 



 

除了在本身的研究領域劬劬耕耘之外，更銜

命推動分所各項業務，深受廖院士倚重。 

1987 年 10 月，廖院士榮升總所所長。同

年 12 月，副座升任研究員，同時接任東港分

所第二任分所長。承續了過去的優良傳統，

東港分所在副座的帶領下，繼續展現堅強的

實力，屢屢在一年一度的水產評議會中拔得

頭籌，獲得優等榮譽。 

在積極蓄積雄厚的軟實力之餘，副座對

於東港分所的硬體建設也未曾稍怠，除了繼

續致力充實與改善分所的各項相關設施，打

造現代化的優質研究環境外，鑑於餌料與飼

料在繁養殖過程中的重要性，在其任內，相

繼完成了餌料研究大樓與飼料研究大樓之興

建，使東港分所晉升為國內微藻與餌、飼料

領域中數一數二的研發基地。 

東港分所的整體表現固然亮眼，副座本

身也毫不遜色，展現多項研發佳績，舉其犖

犖大端者如：成功開發利用多醣類增強草蝦

免疫力之技術，相關成果於國際著名學術期

刊中發表後，廣受重視；研發「水產養殖用

電腦整合型中央式自動化投餌系統」以及「外

海箱網養殖噴槍式自動投餌系統」，改善養殖

效率；主持及負責推動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

科技計畫，建立無特定病原草蝦繁殖模式，

精進台灣養蝦科技；積極推動我國 IECDF 與

美國 USAID 之合作研究計畫，並主辦多次國

際研討會，不僅有效促進學術交流，也提昇

了台灣在國際水產界的地位。因為在研究上

的優異表現，副座於 1985 年榮獲國家科學委

員會副教授級研究成果獎；1987 年及 1989

年起的連續 10 年間，共計榮獲 11 次國科會

甲等研究獎，並於 1995 年膺選為國際同濟會

中華民國總會第十九屆全國十大傑出農業專

家，表彰他對養殖產業的重要貢獻。 
 

1995 年膺選為「十大傑出農業專家」，與李前總統

登輝先生合影留念 
 

輔弼所務、任勞任怨 
 

雙禧年間，副座的公務生涯再度面臨轉

變。在廖院士的堅持力邀之下，他放下做了

12 年 (1987/12－2000/1) 的分所長職務，離

開待了 25 年的東港分所，由台灣尾洄游到台

灣頭的雨港基隆，於 2000 年 1 月 28 日正式

接篆履新，擔任副所長一職。 

甫上任的前兩年，也是廖院士在職的最

後兩年，在長久建立的良好默契下，副座扮

演了左輔右弼的重要角色，全力協助廖院士

推動多項重要建設與業務，例如完成本所由

台灣省水產試驗所改隸行政院農委會的組織

架構調整；參與籌辦「第三次東亞鰻魚研討

會」以及「亞洲水產學會第六屆大會」；前者

共有來自 8 個國家、150 位左右的學者專家

與會；後者則是台灣首次舉辦的大型水產學

術國際會議，總計吸引了來自 34 個國家，超

過 500 位的科學家參加，為我國在亞洲水產

學術界奠定崇高的聲望。 

2002 年 1 月 16 日，廖院士屆齡退休，



 

由副座擔任代理所長，賡續推動各項所務。

同年 6 月 26 日，蘇偉成所長上任，副座回任

副所長職務，在爾後的 8 年當中，任勞任怨

的善盡輔弼所務之責，與蘇所長攜手為水試

所打拼，陸續開創多項研究佳績，同時協助

完成許多重大建設，包括澎湖海洋生物研究

中心與淡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種原庫先後完

工、營運；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種原庫以

及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基因轉殖生物田間隔

離試驗設施完成規劃、興建，預計明年度正

式啟用；新建的 300 噸級「水試二號」試驗

船於今年 7 月 29 日舉行下水典禮，即將為本

所的海洋漁業調查研究再添生力軍。明 

(2012) 年的 1 月 16 日，這兩位一路走來，

相互支援、合作的正、副所長，將同時卸下

肩頭重任，自公務生涯退休。 

 

親切質樸、勤勉踏實，始終如一 
 

副座北上任職後，我與他有更多近身接

觸的機會。雖然他的職位已經有所變動，但

是平易近人、親切質樸的特性卻始終如一，

未曾改變。對他，在公務上有任疑問，我必

定當面請示，不會因為怕冒犯而躊躇再三，

裹足不前；對他，我可以直接表達某些想法，

甚至發發牢騷 (例如，唉！計畫審查的日期

怎麼又改了！)，不必擔心可能因此被責難。

與副座相處，總讓人感到輕鬆自在；在心中，

他始終是我熟悉的那位願意為我們排憂解

難、樂於與大家談天說地的蘇ささ。 

副座曾說過，「副所長」這個職務對他而

言，是個「不得已而為之」的選擇，當初是

基於兼具老長官與老師身份的廖院士的盛情

難卻，以及或許能對水產界做出更多貢獻的

想法，讓他決定把家人留在東港，單身北上

赴任，也就此展開了長達 12 年 (2000/1－

2012/1) 南北奔波的日子。獨自在基隆的時

間，包括洗衣、煮飯在內的一切生活瑣事，

副座全都一手打理；甚至在公務方面，即使

配有助理，他也盡量不假手他人。被邀稿的

文章，他自行慢慢打字成篇；應邀演講的簡

報，也是自己摸索著做出來。公餘之暇，最

大的樂趣就是收聽英文廣播以及上網蒐尋與

閱讀水產新知，以掌握產業的脈動；為了增

進語文能力，他甚至還研讀英文版的聖經，

讓我這個「號稱」基督徒的人深感汗顏。他

是一位永遠不停止學習與追求進步的長者。 

 

明月抵得珠與玉，釣魚遠比釣名

好 
 

曾詢及副座退休後的計畫，他的回答

是：無牽無掛的「裸退」！我想以副座的學

養，若就此完全引退，對水產界而言是個損

失；然而若以其數十年來所體現的不忮不

求、淡泊隨緣等種種人格特質，相信對他來

說，即使釣名滿天下，恐怕也遠遠不及從釣

魚中得到的樂趣！ 

行文至此，心中乍然浮現一首《漁歌》：

「一曲歌罷相對笑，鮮魚自燒酒自倒，漁翁

醉顏有驕色，漁娘切切話兒曹。江湖是良田，

衣食溫飽；小舟是美屋，浮搖輕巧。明月抵

得珠與玉，輕風遠比虛榮好。」，這首民初歌

謠所描述的意境或許更能符合副座所想追

求，自在悠遊於水產學海中的生活吧！最

後，謹在此獻上我對他的無盡祝福！ 


